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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天安门自焚”疑点分析影片《伪火》，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影片针对央视的自焚镜头，用最基本的常识做出了强有力的分析，让人们看清了“天安门自焚”是最大的世纪谎言。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王进东全身烧黑，而两腿中间盛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不燃烧、不变形；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大部分完好：在看站在王进东身边的警察更刻意等他喊完口号，才慢慢把灭火毯覆盖在他的头上，丝毫看不出救人的急迫性; 天安门巡逻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专业灭火毯，难道警察每天都携带如此多的灭火设施巡逻？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 从录像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华府烛光再悼同修　


坚忍精神感动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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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市陈喜平被非法劳教折磨的遭遇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中午，来自欧、美、亚、澳等地，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汇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举行游行集会，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抗议中共迄今长达十三年的惨无人道的迫害行径，呼吁美国及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声援“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当天中午时分，游行队伍从约翰•马歇尔公园出发，经宾西法尼亚大道，转至十五街，再转至宪法大道，最后进入宪法花园。全程共一点五英里，历时近二个小时。


游行队伍分为“大法洪传世界”、“千古奇冤——法轮功受迫害”以及“声援一亿两千万中国民众声明退出邪党及其相关组织”等方阵。“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制止迫害法轮功”等各种法轮功真相横幅和展板等在美国华盛顿DC宽阔的宾西法尼亚大道筑成了壮观的真相长河。◇











反迫害十三周年　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大游行








【明慧网】瘟疫是一个可怕的词。在历史上发生瘟疫时。有的地方人死绝或只有极少数的人活下来。一般来说几乎无药可救。


对于大劫难中国有很多的预言。有的说：“八方人迹灭，千山飞鸟绝。”“穷人一万留一千，富人一万留二三。”瘟疫将使很多人丧失性命。


那么，这样说来就没有办法避免了吗？当然不是。不让瘟疫找上你家的门，那就必须是“良知尚存”。能分清是非、善恶、正邪。


为什么有良知的人，瘟疫就不会找上门？因为有良知的人，他不会干坏事，而是做好事，从而他身体上得到的德多，瘟疫、病毒在他身体内就没生存的条件。也就上不到他身上。


反之，没有良知的人，他会随波逐流，干的坏事就多，他得到的业力就多。这种黑色物质就是适合瘟疫、病毒滋生的环境。


当前检验世人有无良知的唯一标准就是对待法轮大法的态度。


有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共产党给我工资，我就为他办事。什么是非、善恶，我管不了那么多，上级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王立军那样卖命的给薄熙来干，从一个民警升到一个副部级高官，又怎么样呢？还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冲突，只好逃到美国领事馆去为了活命吗？同样薄熙来为了上爬，紧跟江泽民血腥迫害法轮功，虽然爬上了云端，不也摔到地上来了吗？


朋友啊！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迫害法轮功的十多年中，说了错话，做了些错事。迫害法轮功十三年都过去了。只要你在大劫难之前了解真相，有悔悟表现，那就是良知尚存了。


也有人说：“法轮功、共产党与我没有关系。我上班，我做我的生意，找钱吃饭就行了。”还有的人从小就在听“党”的话中长大的 ，现在有房有车，生怕哪点没“听话”而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对法轮功的传单不敢看不敢听。下面讲一个故事：


曾经有个女驾驶员，她是开长途客车的。有一次行驶在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之中，突然有三个男青年叫停车，并要这个女司机和他们“耍”会儿。这时车上有一名青年男子出来制止，而其余众人皆默然不作声。这青年男子终因势单力薄而无法制止。那个女司机十分无奈的随三个男青年下了车……当女司机和三男青年回到车上时，女司机要求那个站出来制止的男青年下车，否则不开车。这时全车人都劝那男子下车，这男子只好带着行李下了车。车启动后开了不久到悬崖边时，女司机猛踩油门将车冲下悬崖，全车人无一生还。


这件事中，那三个干坏事的人罪有应得，而车上其余的众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干坏事，按法律讲，他们不该死。然而他们都死了。唯一活下来的却是那位有正义感敢于站出来的男子，就是被赶下车的那位。表明他是有良知的，能幸免于难。


共产党一九九九年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与共产党谁是谁非，谁正谁邪，你认为这些与你无关，善恶不分，你已经没有良知了。眼前看来你有平静的生活，然而那一天灾难突然降临时命都有可能没了。就象前面故事中讲的“其余的默不作声的人”。   


上面例子中三个坏人干坏事时，其余的人认为“这与我无关”，“我没有干坏事”，为了保住自己一时的平安而“默不作声”。然而危险不是向这些人走来了吗？只是不知道而已，当灾难发生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能否找回你的良知，关键要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真相是希望、是救度。要性命，要财富。你必须得经过有无良知的考验。有良知的人，也并不会失去财富。全国三退（退党、团、队）的人数到二零一二年六月十日已经超过一亿一千七百七十九万人了。◇

















【明慧网】十三年前的七月二十日，中共独裁者动用手中的国家机器——广播、报纸、电视台、军警、特务等各种机构，对上亿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民众从肉体上、精神上和经济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全面、系统的残酷迫害。一夜之间，谎言、诬蔑、中伤铺天盖地，高压、劳教、酷刑摧残着这群修炼人的身心。


十三年来，在中共的全力打压与迫害下，这些法轮功修炼者们没有退缩，在承受着巨大苦难的同时，通过各种真相渠道和平理性的方式帮助世人从中共谎言蒙骗中清醒过来，作出正确的选择。


十三年来，在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阿根廷等多个国家，法轮功学员把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及其帮凶等多个中共邪党头目通过法律程序告上法庭。


十三年来，法轮功坚忍不拔，得到越来越多世人的公开支持。一亿二千万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中共的灭亡指日可待。


十三年过去了，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千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与正义人士再次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DC，聚集在这象征着自由与希望的华盛顿纪念碑下，又一次点燃烛光，并排出“真善忍”三个大字，悼念那些为坚守自己的信仰与良心、维护“真善忍”宇宙真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大法弟子。◇























一进看守所，看到有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已被非法关押在里面。高庆飞刚进号里，一个外号叫“小东港”的犯人叫他脱鞋，高庆飞动作慢了点，就被这位“小东港”犯人使劲儿扇了三、四个耳光。我随后走进监室，“小东港”就威胁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儿？”我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他大吼：“你站着！”话音刚落，他拎起一只拖鞋，就朝我的后腰猛劲儿的抽打两下。犯人“小东港”讲一些污七八糟污蔑大法的话。我说：“你把嘴闭着！”“小东港”没对我动手，他逼高庆飞背监规。高庆飞说：“我不识字。”他就打高庆飞。他又叫我背，我不配合他，晚上就不让我睡觉。 


这样约有一个星期。他们又逼迫我们干手工活：粘小塑料花。这种活儿气味熏人、有毒，对人体有害。而且他们给定的数量都是超负荷的，从早上一直要干到晚上九、十点钟。法轮功学员高庆飞五十七、八岁了，手脚慢，犯人逼着他干到后半夜一、两点。即使这样，也还是干不完。犯人就对他拳打脚踢。那个“小东港”恶人用皮鞋的后跟儿踹他，因为他的皮鞋后跟儿是打铁掌的。高庆飞的腰椎部都被踢伤了，表面皮肤上还起了一个很大的水泡。晚上还不让他睡觉。 


看守所的警察就这样强迫我们做手工活儿，而且故意制定超负荷的数额，完不成定额，就借此不让睡觉，多次指挥犯人用暴力方式毒打我们、迫害我们。吃饭时，我和高庆飞的饭菜经常被刑事犯人给抢吃了，只能饿着肚子。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高庆飞身体瘦的厉害。为了帮法轮功学员，我经常遭受恶人的毒打。我去找看守所的管教说理。之后，他们把我和高庆飞转到另一个监室，负责管教叫高明贤。他对法轮功学员非常的邪恶。他多次逼我转化，我不顺从他。恶警高明贤说：“我最恨你们这些……，搞一些虚无飘渺的。比不上这些偷鸡摸狗的来的实惠。”我说：“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警察呢？





【明慧网】我叫陈喜平，家住东港市小甸子镇。我于一九九八年八月喜得大法。学法前患有：腰肌劳损、慢性胃肠炎、肩周炎等疾病。身体痛苦，生活也很艰难。学大法五天后，我就感到身体一身轻，身体上所有的疾病从此不翼而飞。 


一、被小甸子派出所绑架拘留、酷刑折磨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晚七点三十分，我被恶人王举忠恶意构陷，小甸子镇派出所所长张贵琦，带领警察王延军、王兴江、范同良和司机王全超等人闯入我家。王延军称东港市“六一零”来执行任务，他们把我强行推进警车，然后非法抄家。抢走大法师父法像、经文，并以此为借口，把我绑架到小甸子派出所逼供。因我不配合他们，当晚张贵琦指使警察王延军用手铐把我的双手吊铐在离地有两米高的暖气管上长达两个多小时。与此同时，他们又去绑架法轮功学员高庆飞。 


王延军把我从暖气管子上卸下来后，又把我按在床上，仰卧着，两手伸到头上方，把我双手铐在铁床头上长达一宿。第二天早上，天下着倾盆大雨，警察把我和高庆飞直接送进东港拘留所非法拘留。 


我被非法拘留期间，派出所长张贵琦、警察王兴江和司机王全超（音）多次到拘留所恐吓我。还把我向他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作为迫害我的证据。十三天后，张贵琦和王兴江到拘留所，说要放我回家，叫我交在拘留所关押期间的伙食费五百元，被我拒绝。他们又逼我打电话叫我弟弟来送钱，他们骗我的弟弟说“交了钱就放人”，弟弟信以为真，结果钱给了他们，见不到人。因为就在家人交钱的同时，他们又把我们非法转押到东港看守所。他们用这种欺骗手段勒索我弟弟五百元。在去往看守所的路上，我和高庆飞俩被铐在一起。当时我质问王兴江：“你把我们往哪儿送？”他说：“送你回家。”王兴江又说：“给你好好找个地方！”


二、在东港看守所期间遭受的迫害 








■ 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藏字石”，石头断面上显现“中國共產党亡”六个大字，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为天然形成。天灭中共，天意不可违。





大法叫人修心向善，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不能够伤害别人，人人都这样做，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高明贤他不听，用电棍打我的脑袋，被我用手搪开后，我没有惧怕他，也没有恨他，继续给他讲了三个多小时大法的真相，听后他再没动手。 


三、东港公安局周恒臣、王润龙、一伙诈骗、恐吓我家人 


同年六月底，当地派出所的恶警所长张贵琦和王兴江来到看守所，逼我说出资料来源，看我不说，就逼我签字，欺骗我说：“看到你家里有老母亲有病，还有五十多亩地，放你回家。”以此为借口，骗我签字。我也没签。 


到八月末，东港公安局就把我送进丹东教养院非法劳教迫害。恶警张贵琦欺骗我弟弟，骗了我弟弟一千元，答应要把我办出来，结果他们根本就不放人，还把我非法劳教。这时我弟弟才明白是被他们给欺骗了，他气愤的到小甸子派出所去要人。同他们讲理中，与恶警张贵琦争吵起来。张贵琦怕自己所犯的罪行被抖搂出来，就把当时东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周恒臣、刑警大队和国保大队王润龙为首的恶警叫来帮他助威。 


周恒臣掏出手枪顶着我弟弟的脑袋，威胁我弟弟说：“你信不信，我一枪崩死你！”我弟弟没去理睬他们的嚣张气焰，反过来质问他们：“你敢给我一个枪子，我犯什么法了？公安局怎么能用你这样的局长？！”被我弟弟质问后，因为他们心虚，最后他们只好把我弟弟放回家。 


四、在丹东教养院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三年八月，我被绑架到丹东教养院。开始被非法拘押在新收班，天天被狱警强行罚坐、罚站，最多罚站五个多小时。“罚坐”就是坐在硬硬的木板铺上，一坐一天，早上六点一直坐到晚上九点。坐不好就有恶警指使犯人用硬硬的塑胶拖鞋使劲儿抽打我的脑袋，还用鞋底打我的脸。上厕所都不给手纸用。不时的还有恶警拿电棍威胁。 


五、在本溪威宁营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三年九月初，丹东教养院恶警用七辆警车，将非法（接第三版）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全面迫害。从此，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集体炼功、游行、烛光守夜等和平方式，抗议中共的迫害，呼吁善良的人们一起“解体中共，停止迫害”。


在反迫害十三周年之际，来自澳洲各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于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在墨尔本举办盛大游行，呼吁制止迫害。


当天中午时分，由警车开道、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从墨尔本市中心的公园出发，穿过繁华的商业街及唐人街，最后进入城市广场。


天国乐团威武雄壮的乐声组成的游行队伍，绵延数百米，气势壮观，震撼心灵。气势雄伟的天国乐团和鼓声阵阵的腰鼓队的精彩表演引来了过路行人的掌声和车辆的鸣笛声 。游行队伍分为“法轮大法好”、“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一亿两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各种组织”等方阵，筑成了壮观的真相长河，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盛况。


同时揭露并呼吁制止中共对中国广大无辜善良民众的迫害，声援一亿两千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呼吁更多的世人觉醒。◇











【明慧网】我叫孙洪斌，今年四十二岁。我是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喜得大法。得法不久，身体上所有的病都好了；昔日的吸烟、喝酒、赌博等不良习惯都戒掉了，身心健康，整个换了一个人。深感大法无比的神奇和美好。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日早晨，我在黄土坎镇大黄旗村张贴大法真相标语时，遭恶人构陷，被黄土坎派出所副所长王选栋与另外两名警察绑架。他们把我拉到黄土坎派出所后，把我的双手铐在暖气片上逼供。我不配合邪恶，随后两个恶警就去抄我的家。非法抢走了《转法轮》等大法书籍。之后又来逼问我，大法书是从哪来的，我还是不配合他们。他们气急败坏，当天傍晚，王选栋雇了一辆轿车，将我非法送进了东港看守所。 


我被关进看守所，管教恶警宋家川（现已调到东港市拘留所）逼我写放弃修炼的“悔过书”，遭到我拒绝后，他就指使牢头、杀人犯孙殿军等人对我暴力殴打。他们对我拳脚相加，打我的脸部、胸部、腰部、用脚踢我的大腿、小腿等部位，我被打的浑身都是伤。恶人又几个人同时压在我身上，在迫害我五十天期间，压我身上两次，每次不超过十分钟，每次都是七、八个人一个压一个的压在我身上，用各种流氓手段来折磨我。但我就是不写，我心中只有大法、只有我们伟大的师父。 


邪恶看我坚定，对我迫害的手段更加邪恶。他们同时将几盆冷水浇在我的身上，逼问我：“你写不写？”我说：“我不会写的。”而后，他们就用废牙刷给手指“上刑”，用废牙刷別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牙刷杆上有楞，两个恶人在两边来回上下滚动牙刷杆，那真是疼痛难忍，撕心裂肺的疼。但我没有向邪恶妥协。我心中只有坚信大法的这一念，邪恶用什么手段都别想动摇我的心。在东港看守所他们就这样折磨我五十天。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东港市公安局又非法将我转押丹东市教养院。同时与我一起被送去教养的还有学员石有基。在丹东教养院关押期间，当时任严管队大队长的恶警吕金柱因我





东港孙洪斌遭受的酷刑折磨和劳教迫害











们几个大法弟子拒不“转化”、不写“三书”，就把我们长期拘留在新收班。新收班人多空间小，环境格外不好。新来的刑事犯人为讨好恶警，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严密监视、甚至构陷。在后来的一次所谓的思想汇报中，为了让这些被恶党利用的人了解大法的真相，我把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真实感受和体会写给了他们。我写了我在修炼中的受益情况、我对大法的坚信、大法的无比美好等。我的心得体会激怒了邪恶，令恶人十分惊慌和恐惧。因此而加重了对我们的非法迫害。 


恶警把我与另外两名大法弟子刘成果、王炳林强行关进“铁笼子”里。教育科副科长史永平把我送进“铁笼子”里关押，在关押期间有三、四次把我从“铁笼子”里提出来让我面壁站立半小时之多。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教育科长是个女的，很恶，我记不住她的名字，主管迫害的恶人还有张立君，负责转化我的有吕金柱和满文辉。因为铁笼子矮，不足人头高，所以，人在铁笼子里无法站立，站不起身。在里面只能蹲着、坐着。铁笼子的长度刚好够躺下。人在铁笼子里面的一举一动，通过监控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和另一学员被关在铁笼子里迫害长达二十一天。 


还有一个负责特管队的恶警，犯人叫他“刘大队长”，他利欲熏心，强制大法弟子出外干劳役，就是到教养院外边去干重体力活儿。但大法弟子由于长期被关押，而且伙食极差，大多数身体都挺虚弱，根本承受不了他们安排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


后来有两名大法弟子在干活儿时走脱，惊动了他们的上层，恶警就把关押在丹东教养院的二十七名大法弟子全部转押到本溪威宁营劳教所迫害。本溪威宁营劳教所是辽宁恶党迫害大法弟子有名的邪恶黑窝。这里的恶警表面上“伪善”，而实质上更加邪恶。被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使用抻床等各种非人的酷刑手段折磨大法弟子。◇ 








反迫害十三周年 三千多学员华府游行








（接第二版）关押在教养院的二十七名法轮功学员用手铐铐着，转押到辽宁本溪劳教所。本溪劳教所的狱警将我们关押在戒毒所，我们被关押在底楼，本溪当地法轮功学员在顶楼。恶警利用那些被他们蒙骗而邪悟的“犹大”每天来给我们洗脑。戒毒所所长、恶人刘邵实直接找我，问我对法轮功什么态度？我就跟他讲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大法如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如何给修炼者净化身体，使修炼者身心健康等。他没有表态，


第二天就给法轮功学员发卷考试，这是他们蓄意迫害法轮功学员惯用的一种手段，迫害之前搞摸底。看过答卷后，恶警刘邵实、郭铁鹰、赵某、郑涛来“转化”我。他们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共产党不乐，法轮功乐了。”我说：“我讲的都是真话。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为人类造福，做好人怎么能说成有罪呢？”他们立即威胁说：“你这么讲，我们工作就不好干了，就得下岗回家了，看来不收拾你还不行呢！”而后给我延期劳教半个月。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弟弟来到本溪教养院，叫他们放人。恶人刘邵实说：“不能让他回家。我们应该给他找个地方，好好说道说道。”意思就是要用酷刑“转化”我。从此以后，他们安排“犹大”天天看管我，转化我。我始终不配合。恶警就指使“犹大”动手打我。无数次打我的脸，扭我的脖子，拿皮鞋底打我的腿和脑袋，就这样折磨我三个多月，每天如此。恶警还逼迫我们天天坐小板凳，逼迫我写“三书”，放弃修炼，我决不顺从邪恶。恶警看我坚定，就安排人二十四小时监控我，每月又给我加期五天、十天不等，总共加期三十五天。一到邪恶所谓的“敏感日”就把我关进底楼的“严管室”。直到五个多月后，二零零四年九月份，底楼的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多了，把我又转移到顶楼。由于整天不见阳光，我们身上都得了疥疮，三个多月，浑身上下疼痒难忍，满身都是。那疥疮的疼法，好象成群的虫子，用坚硬的牙齿在叮咬人的皮肤，那种痛苦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走路都得拖着走，两腿不敢相碰，真是度日如年。我被他们一直折磨到二零零五年一月八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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